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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對
愛
情
的
記
憶
還
包
括
時

間
、
空
間
和
場
境
。
我
們
除
了
愛

對
方
對
自
己
的
愛
，
還
愛
在
愛
戀

中
的
自
己
。

那
段
沐
浴
在
愛
河
裡
的
自
己
，

如
果
不
能
自
拔
，
是
因
為
天
時
、
地
利

和
人
和
。
天
時
儘
管
昏
暗
，
雨
雪
堵
住

了
可
走
的
路
，
其
他
人
也
儘
管
不
同

意
，
但
只
要
留
出
一
個
生
日
，
可
以
跟

心
愛
的
人
在
一
起
，
那
溫
暖
自
會
把
冰

天
雪
地
融
化
。
於
是
我
們
愛
自
己
的
不

畏
懼
，
在
愛
裡
沒
有
害
怕
，
還
可
以
克

服
人
們
難
以
想
像
的
艱
難
。
特
別
在
回

憶
的
時
候
，
更
會
驚
訝
於
自
己
的
勇

敢
。
這
些
情
景
，
旁
人
看
來
也
會
動

容
。翻

閱
蓮
達
˙
麥
卡
尼
的
攝
影
集
，
看

到
一
幅
她
早
年
跟
保
羅
˙
麥
卡
尼
的
生

活
照
。
那
時
他
們
的
女
兒
們
還
小
，
在
倫
敦
郊
外

有
一
所
房
子
，
房
子
簡
樸
，
木
窗
前
放
了
一
個
玻

璃
花
瓶
，
孤
寂
地
坐
落
窗
前
，
反
照

外
面
的
草

叢
。
那
光
景
攝
於
黃
昏
，
從
影
像
中
可
以
感
知
麥

卡
尼
對
愛
的
投
入
與
專
注
；
那
是
一
個
寧
謐
和
心

無
旁
騖
的
世
界
，
他
們
就
是
誓
要
走
在
一
起
。

在
︽
致
褒
曼
的
情
書
︾
裡
，
莉
芙
˙
烏
曼
帶
攝

影
師
進
入
導
演
英
瑪
˙
褒
曼
生
前
創
作
和
生
活
的

房
子
。
她
曾
在
裡
頭
跟
他
相
戀
、
懷
孕
生
女
，
愛

火
與
妒
火
中
燒
，
在
強
烈
的
情
感
裡
不
能
呼
吸
。

她
感
到
被
遺
棄
的
痛
苦
，
但
又
徹
底
地
思
念

愛
。
她
在
房
子
裡
訴
說
的
是
半
個
世
紀
以
前
的
事

了
，
窗
門
依
舊
，
記
憶
猶
新
。
房
子
後
來
雖
然
讓

褒
曼
最
後
的
妻
子
住
進
來
，
但
又
好
像
在
等
候
莉

芙
重
返
愛
的
故
鄉
。
她
在
鏡
頭
前
展
示
一
幅
門
後

的
心
形
圖
案
和
文
字
，
那
是
他
倆
愛
的
日
記
，
還

有
指
模
未
有
擦
去
。
﹁
一
天
它
們
會
被
陽
光
褪
無

痕
跡
。
他
人
已
去
了
，
只
餘
下
我
在
記
憶
，
而
有

一
天
我
也
會
隨

消
失
。
﹂
她
把
手
指
放
在
心
形

圖
上
，
眷
戀
無
限
。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愛之痕跡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在
地
球
上
散
步
了
一
百
零
一
年
的
一
匹
狼
，
終

於
走
完
漫
長
的
一
生
了—

—

詩
人
紀
弦
︵1913—

2013

︶
正
是
一
匹
狼
：
﹁
我
乃
曠
野
裡
獨
來
獨
往

的
一
匹
狼
。
／
不
是
先
知
，
沒
有
半
個
字
的
嘆

息
。
／
而

以
數
聲
淒
厲
已
極
之
長
嗥
／
搖
撼
彼

空
無
一
物
之
天
地
，
／
使
天
地
戰
慄
如
同
發
了
瘧
疾
／

並
颳
起
涼
風
颯
颯
的
，
颯
颯
颯
颯
的
：
／
這
就
是
一
種

過
癮
。
﹂︵︽
狼
之
獨
步
︾

是
的
，
紀
弦
是
狼
，
如
果
白
萩
是
雁
︵
天
空
還
是

我
們
祖
先
飛
過
的
天
空
，
我
們
還
是
如
祖
先
的
翅

膀
︶，
是
鷺
鷥
︵
將
頭
伸
進
時
間
的
水
流
／
測
度
地
球

的
冷
暖
︶，
商
禽
是
長
頸
鹿
︵
他
們
瞻
望
歲
月
︶，
是

火
雞
︵
向
虛
無
示
威
的
火
雞
，
並
不
懂
形
而
上

學
︶，

弦
是
斑
鳩
︵
女
孩
子
們
滾

銅
環
／
斑
鳩

在
遠
方
唱

︶⋯
⋯

是
的
，
紀
弦
是
狼
，
如
果
辛
鬱
是
豹
︵
一
匹
豹
／
蒼

穹
默
默
／
花
樹
寂
寂
／
曠
野
／
消
／
失
︶，
羊
令
野
是

蟬
︵
等
你
脫
殼
之
後
／
頂
多
是
個
空
洞
的
標
本
︶，
是

蝶
︵
用
七
彩
打
扮
生
活
，
在
風
中
，
我
乃
紋
身
男

子
︶，
張
默
是
鴕
鳥
︵
閑
置
在
地
平
線
最
陰
暗
的
一

角
，
一
把
張
開
的
黑
雨
傘
︶⋯

⋯

紀
弦
是
一
匹
狼
，
乃
有
︽
狼
之
長
嗥
︾
：
﹁
我
獨
來

獨
往
了
一
輩
子
，
／
就
憑

這
兩
條
狼
一
般
瘦
瘦
長
長

的
腿
。
／
而
你
們
那
些
短
短
的
肥
肥
的
，
／
怎
麼
能
夠

和
我
相
比
？
／
我
其
實
並
沒
有
和
誰
賽
跑
的
意
思
。
／

只
不
過
彳
亍
在
這
／
既
藐
小
又
荒
涼
的
第
三
號
行
星
上
，
／
除
了

朝

天
狼—

／
我
那
天
上
的
雙
胞
胎
弟
兄
／
長
嗥
數
聲
，
／
就

再
也
沒
有
什
麼
好
玩
的
了
。
﹂

此
一
獨
來
獨
往
的
狼
合
該
主
張
﹁
橫
的
移
植
﹂，
不
為
別
的
什

麼
，
只
因
為
﹁
這
就
是
一
種
過
癮
﹂，
由
是
一
呼
百
應
，
引
發
了

連
場
詩
的
﹁
動
物
熱
潮
﹂
：
從
意
象
到
象
徵
，
從
隱
喻
到
寓
言
，

從
非
人
到
詩
人
，
總
是
以
他
物
之
視
角
，
回
望
﹁
我
﹂
的
處
境

—

對
不
起
，
那
可
不
是
簡
易
的
﹁
擬
人
化
﹂，
信
是
一
門
﹁
詩

化
人
類
動
物
關
係
學
﹂︵poetic

anthrozoology

︶，
或
可
稱
之
為

﹁
生
物
詩
學
﹂︵creaturely

poetics

︶。

詩
人
紀
弦
在
九
十
歲
後
猶
出
版
了
一
本
詩
集
，
名
為
︽
年
方
九

十
︾，
年
屆
九
十
而
加
上
﹁
年
方
﹂
兩
字
，
那
一
層
意
思
真
是
太

過
癮
了
。
他
是
狼
，
︽
在
地
球
上
散
步
︾，
將
獨
門
的
﹁
生
物
詩

學
﹂
從
地
球
的
這
方
敲
響
到
地
球
的
那
方
，
有
詩
為
證
：
﹁
在
地

球
上
散
步
，
／
獨
自
踽
踽
地
，
／
我
揚
起
了
我
的
黑
手
杖
，
／
並

把
它
沉
重
地
點
在
／
堅
而
冷
了
的
地
殼
上
，
／
讓
那
邊
棲
息

的

人
們
／
可
以
聽
見
一
聲
微
響
，
／
因
而
感
知
了
我
的
存
在
。
﹂

狼
很
寂
寞
，
詩
也
很
寂
寞
，
但
只
要
有
一
個
像
張
愛
玲
那
樣
的

知
音
，
在
六
十
九
年
前
已
感
知
了
詩
人
的
存
在
，
那
就
無
所
憾

了
。
是
的
，
︽
詩
與
胡
說
︾
一
文
真
是
眼
光
獨
到
：
﹁
路
易
士
最

好
的
句
子
全
是
一
樣
的
潔
淨
、
淒
清
，
用
色
吝
惜
，
有
如
墨
竹
。

眼
界
小
，
然
而
沒
有
時
間
性
、
地
方
性
，
所
以
是
世
界
的
、
永
久

的
。
﹂
又
說
︽
窗
下
吟
︾﹁
音
調
的
變
換
極
盡
娉
婷
之
致
﹂，
而

﹁︽
二
月
之
窗
︾
寫
的
是
比
較
朦
朧
微
妙
的
感
覺
，
倒
是
現
代
人
所

特
有
的
﹂，
於
是
，
狼
之
寂
寞
與
詩
之
寂
寞
都
是
值
得
的
。

狼之寂寞與詩之寂寞
葉　輝

琴台
客聚

才
女
具
備
姿
色
文
采
者
甚
多
人
羨
慕
，

她
筆
下
也
常
有
才
子
英
雄
人
物
乍
現
，
多

是
俊
朗
不
凡
之
輩
，
才
女
文
中
總
有
提
及

許
多
人
追
問
熱
愛
她
情
懷
的
那
個
﹁
他
﹂

是
誰
？
她
總
是
只
有
暗
喻
永
不
表
明
身

份
，
於
是
這
三
五
年
間
總
是
很
多
人
關
心
想
知
道

這
個
才
女
心
中
的
男
主
角
﹁
他
﹂
是
哪
方
神
聖
，

尤
其
是
一
些
女
讀
者
或
專
欄
界
女
文
友
，
常
在
猜

測
要
揭
她
謎
底
，
但
才
女
總
是
不
答
真
相
，
成
為

行
內
的
一
個
美
麗
的
謎
。

常
常
提
及
問
，
阿
杜
卻
一
而
再
的
想
到
一
個

人
，
一
個
真
正
英
雄
人
物
，
武
采
超
流
，
文
采
卻

是
麻
麻
地
，
這
一
號
人
物
有
句
江
湖
口
頭
禪
：

﹁
我
從
沒
說
過
我
是
擂
台
上
最
好
打
的
一
人
，
但

我
也
從
來
不
承
認
我
是
第
二
名
。
﹂
多
豪
邁
的
英

雄
口
氣
，
至
此
大
概
也
有
不
少
朋
友
已
清
楚
她
指

是
誰
？

因
為
英
雄
人
物
名
頭
太
大
和
才
女
又
有
點
親
戚

關
係
，
她
就
擺
在
心
底
不
明
說
，
如
此
人
物
也
成

了
歷
史
，
因
此
無
謂
再
深
究
﹁
他
是
誰
？
﹂
明
說

了
反
而
拖
低
了
他
的
威
猛
。

因
為
他
們
有

些
少
親
戚
關
係
，
才
女
更
是
擺

在
心
底
不
好
說
，
但
這
幾
年
間
才
女
筆
下
又
忍
不

住
常
有
提
及
此
號
人
物
，
令
阿
杜
和
一
些
師
兄
弟

輩
讀
之
總
有
點
擔
心
，
擔
心
她
忍
不
住
有
一
日
難

忍
隱
情
，
在
筆
下
點
明
他
們
有
過
心
底
暗
愫
情

絲
：
﹁
原
來
二
人
真
是
有
過
情
的
？！
﹂
那
就
令
不

少
人
心
目
中
他
的
英
雄
形
象
扣
了
分
，
打
了
折

扣
，
因
此
也
常
常
祈
禱
，
才
女
呀
，
不
要
再
說
，

不
要
再
寫
深
入
下
去
了
吧
，
英
雄
形
象
永
遠
光
耀

照
射
，
相
信
是
很
多
人
的
願
望
。

因
此
好
事
者
也
不
要
再
一
而
三
的
追
問
那
個

﹁
他
﹂
是
誰
了
。
有
些
事
永
遠
成
為
謎
底
才
是
最

完
美
的
，
英
雄
的
歷
史
不
要
再
加
一
筆
了
。

別問他是誰？
阿　杜

杜亦
有道

今
年
五
月
在
新
疆
伊
黎
河
谷
發
現
一
處
資
源
儲
量
達
五
十

三
噸
的
特
大
型
金
礦
，
最
近
新
疆
地
礦
局
又
在
與
伊
黎
河
谷

相
鄰
的
和
靜
縣
發
現
一
處
資
源
儲
量
達
五
十
噸
的
特
大
型
金

礦
。
經
過
近
六
年
的
勘
查
，
新
疆
地
礦
局
第
三
地
質
大
隊
近

日
在
對
和
靜
縣
敦
德
鐵
礦
評
價
過
程
中
發
現
伴
生
元
素
鋅
和

金
，
目
前
共
探
獲
鐵
資
源
量
一
點
八
七
億
噸
，
鋅
一
百
五
十
萬

噸
，
金
五
十
噸
，
這
使
得
敦
德
礦
區
﹁
身
價
﹂
倍
增
。
經
進
一
步

勘
查
後
，
鐵
、
鋅
和
金
的
資
源
量
還
有
望
攀
升
，
資
源
潛
在
經
濟

價
值
超
一
千
億
元
。

有
關
金
礦
的
成
因
類
型
的
礦
在
新
疆
尚
屬
首
次
發
現
，
也
改
寫

了
敦
德
礦
區
所
在
的
西
天
山
阿
吾
拉
勒
成
礦
帶
只
能
找
到
鐵
礦
的

歷
史
。
截
至
目
前
，
新
疆
天
山
南
北
已
發
現
四
處
特
大
型
金
礦
。

能
夠
取
得
重
大
的
發
展
，
同
中
國
的
開
採
和
找
尋
金
礦
的
理
論
取

得
突
破
，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
找
尋
金
礦
，
在
西
方
國
家
大
量
印
刷

鈔
票
的
時
候
，
具
有
戰
略
價
值
，
黃
金
的
儲
備
將
會
有
力
支
持
人

民
幣
的
金
融
實
力
，
有
利
於
人
民
幣
走
向
世
界
。

二
十
世
紀
，
礦
產
勘
查
科
學
技
術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如
層
控
鎢

礦
、
斑
岩
銅
礦
、
巨
大
油
氣
田
、
天
然
氣
水
化
物
、
鹵
水
型
鋰
、

層
控
鉑
礦
、K

M
G

煌
斑
岩
金
剛
石
等
地
質
科
技
大
發
展
，
尤
其
是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出
現
席
捲
世
界
的
金
礦
熱
潮
，
斑
岩
金
礦
、
火

山
岩
型
低
溫
淺
成
熱
液
環
太
平
洋
年
達
六
千
噸
；
奧
林
匹
克
壩
銅

一
鈾
一
金
礦
，
金
一
千
二
百
噸
；
微
細
浸
染
型
肉
眼
無
法
發
現
的

金
；
太
古
宙
綠
岩
金
礦
儲
存
巨
大
，
在
天
山
地
區
獲
得
證
實
。
加

拿
大
阿
比
提
比
金
量
一
千
八
百
噸
。
澳
卡
爾
古
利
一
千
二
百
噸
。

印
度
柯
拉
爾
八
百
噸
。
尤
其
﹁
金
色
巨
人
﹂
加
赫
姆
絡
層
控
型
金

礦
六
百
噸
；
構
造
破
碎
帶
，
蝕
變
岩
型
金
礦
︵
山
東
︶
八
十
年
代

探
明
一
千
二
百
噸
，
九
十
年
代
後
至
最
近
又
勘
查
出
上
千
噸
；
黑

色
葉
岩
型
金
礦
和
鉑
礦
，
穆
龍
套
金
礦
達
五
千
噸
。
東
天
山
地
區

已
有
幾
個
幾
百
噸
金
礦
；
霍
姆
斯
達
克
型
金
礦
，
金
一
鐵
類
型
；

含
金
韌
性
剪
切
帶
金
礦
巨
大
如
加
拿
大
紅
湖
，
赫
姆
洛
金
礦
等
等
。
因
為
做
了

深
入
細
緻
的
地
質
理
論
研
究
，
每
種
都
有
系
統
專
著
，
使
得
找
金
成
功
。
中
國

近
年
地
質
科
學
研
究
緊
密
圍
繞

金
礦
地
質
勘
查
，
擴
大
資
源
而
展
開
了
多
層

次
的
金
礦
地
質
科
技
攻
關
，
及
時
地
解
決
了
金
礦
地
勘
中
存
在
的
疑
難
問
題
，

確
保
地
勘
順
利
進
行
和
金
礦
含
量
的
穩
步
增
長
，
發
揮
了
地
質
科
研
在
金
礦
勘

查
中
先
導
作
用
，
大
大
提
高
了
我
國
金
礦
地
質
研
究
水
準
和
應
用
效
果
。

一
九
九
五
、
二
○
○
三
、
二
○
○
七
年
我
國
金
生
產
量
分
別
是
一
百
噸
、
二

百
噸
、
三
百
噸
，
到
了
二
○
一
一
年
，
中
國
黃
金
產
量
已
經
達
到
了
三
百
九
十

噸
，
說
明
中
國
的
黃
金
生
產
能
力
後
勁
很
強
。

新疆天山一再發現大金礦
范　舉

古今
談

數
星
期
前
我
在
此
專
欄
提
及
劇
團
宣

傳
人
員
的
工
作
，
意
猶
未
盡
，
仍
有
很

多
話
想
說
。

那
次
所
寫
的
，
只
是
市
務
推
廣
的
最

基
本
工
作
，
即
使
做
妥
了
也
只
是
僅
僅

合
格
而
已
，
還
有
很
多
東
西
是
需
要
宣
傳
人

員
自
發
地
去
做
的
。

我
會
欣
賞
那
些
自
行
就
每
一
個
劇
度
身
訂

造
一
套
宣
傳
計
劃
的
宣
傳
人
員
，
而
不
是
那

些
照
單
抓
藥
，
以
千
篇
一
律
的
手
法
交
差
了

事
的
混
水
摸
魚
之
輩
。
我
不
會
責
怪
那
些
小

劇
團
一
人
身
兼
數
職
的
職
員
，
因
為
宣
傳
只

是
他
們
其
中
一
部
分
工
作
，
他
們
還
有
很
多

其
他
工
作
要
兼
顧
。
而
且
，
他
們
並
非
專
業

的
宣
傳
人
員
，
我
不
會
要
求
他
們
有
專
業
水

準
。可

是
，
對
那
些
可
以
支
付
給
一
些
所
謂
專

業
的
宣
傳
人
員
的
大
型
劇
團
，
我
卻
會
有
較

嚴
格
的
要
求
。
那
些
所
謂
宣
傳
部
門
是
專
業

的
，
亦
是
專
門
做
這
一
項
工
作
的
，
劇
團
的

其
他
工
夫
不
需
要
他
們
分
擔
，
所
以
他
們
是
應
該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和
精
神
做
好
每
一
個
劇
的
宣
傳
工
作
。

每
一
個
劇
都
是
獨
立
的
，
有
自
己
的
獨
有
生
命
，
參

與
其
中
的
所
有
工
作
人
員
都
不
會
與
其
他
劇
目
一
模
一

樣
，
戲
劇
的
導
和
演
手
法
、
故
事
和
意
義
等
都
不
會
相

同
。
既
是
這
樣
，
宣
傳
工
作
又
怎
可
以
倒
模
運
作
呢
？

適
合
甲
劇
的
手
法
怎
可
能
直
接
套
在
乙
劇
之
上
呢
？
這

是
一
加
一
等
於
二
的
道
理
那
樣
簡
單
。

其
實
，
宣
傳
是
一
項
富
創
意
的
工
作
，
應
該
是
很
好

玩
的
。
試
想
，
你
可
以
為
每
一
個
劇
想
一
些
點
子
出

來
，
不
是
一
樣
很
富
挑
戰
性
的
工
作
嗎
？
即
使
不
能
做

到
所
有
劇
目
均
有
屬
於
自
己
的
宣
傳
策
略
，
總
可
以
挑

選
某
些
較
為
特
別
的
劇
目
來
特
別
包
裝
吧
？
若
我
負
責

市
務
推
廣
的
話
，
我
一
定
會
不
斷
為
各
個
劇
目
構
思
不

同
的
點
子
。

想
到
這
類
，
我
已
經
興
奮
了
，
但
為
何
很
多
宣
傳
人

員
卻
不
單
不
會
為
自
己
有
此
機
會
而
高
興
，
反
而
會
將

之
視
為
例
行
工
作
，
敷
衍
了
事
？
我
的
腦
海
的
小
燈
泡

忽
然
閃
亮
了
一
下—

—

噢
！
這
是
與
你
熱
愛
戲
劇
與
否

有
關
。
記
得
以
前
遇
過
一
名
劇
團
宣
傳
經
理
，
此
人
面

試
前
只
看
過
一
齣
舞
台
劇
卻
被
錄
取
。
之
後
，
她
經
常

迴
避
看
劇
團
的
綵
排
或
正
式
演
出
，
因
為
她
根
本
就
不

喜
歡
戲
劇
，
只
將
戲
劇
宣
傳
用
作
謀
生
而
已
。
試
問
她

連
自
己
推
銷
的
產
品
也
不
知
道
是
甚
麼
，
又
怎
能
以
吸

引
的
手
法
向
觀
眾
推
介
？
這
真
令
旁
人
看
得
生
氣
。

再談戲劇宣傳
小　蝶

演藝
蝶影

豆
漿
、
油
條
，
中
國
人
過
去
不

可
或
缺
早
餐
恩
物
。

剛
回
香
港
工
作
時
代
，
清
冷
十

一
月
藍
天
密
密
北
風
，
上
班
途

中
，
密
集
製
衣
工
廠
的
新
蒲
崗
大

有
街
人
行
路
上
，
密
集
各
式
快
速
早

餐
：
臘
味
糯
米
飯
、
甜
豆
漿
加
蛋
、
油

條
，
吃
慣
牛
奶
咖
啡
麵
包
的
味
蕾
被
粥

品
腸
粉
以
外
的
中
國
傳
統
早
餐
再
次
喚

醒
昔
日
口
味
。

香
港
服
裝
製
造
業
仍
然
一
枝
獨
秀
的

歲
月
，
晨
早
工
廠
區
，
時
髦
時
尚
從
業

青
年
街
邊
或
坐
或
站
，
一
心
一
意
咀
嚼

街
坊
味
濃
溫
馨
小
吃
。

工
廠
區
大
勢
已
去
，
食
環
處
沒
可
能

給
路
邊
攤
檔
生
存
空
間
，
吃
擔
擔
麵
通

往
鑽
石
山
地
鐵
站
的
小
路
，
早
已
夷

平
，
背
後
山
一
般
高
荷
李
活
廣
場
一
圈

雄
霸
整
片
山
頭
，
豆
漿
油
條
街
頭
風
景

早
已
消
失
，
愈
進
步
愈
富
裕
，
社
會
自

力
更
生
的
力
量
愈
被
打
壓
，
最
終
成
為

失
去
鬥
志
、
終
日
只
識
抱
怨
、
成
為
別

人
包
袱
的
廢
柴
。

不
要
說
香
港
，
早
在
二
十
年
前
某
個
早
晨
，
走

遍
杭
州
大
街
小
巷
，
同
樣
情
形
也
曾
發
生
，
只
為

尋
找
一
間
發
售
豆
漿
油
條
的
小
店
，
或
街
頭
小
攤

檔⋯
⋯

結
果
，
遍
尋
不
獲
！

愈
民
間
的
愈
失
落⋯

⋯

然
後
內
地
出
現
台
北
永
和
豆
漿
大
王
連
鎖
店
，

生
意
還
可
與
麥
當
勞
抗
衡
，
不
想
吃
咖
啡
吐
司
的

早
晨
或
百
無
聊
賴
肚
子
空
蕩
的
晚
上
，
永
和
連
鎖

店
成
了
最
佳
目
的
地
。

可
惜
，
永
和
愈
長
愈
壯
，
味
道
愈
變
愈
淡
，
氣

氛
與
質
感
離
開
從
前
讓
我
們
感
動
的
真
正
台
北
永

和
產
品
愈
去
愈
遠
。

踏
進
原
裝
永
和
豆
漿
店
不
過
九
七
回
歸
前
後
，

此
前
店
名
聽
了
多
年
。
老
闆
們
笑
用
廣
東
話
說
：

曾
經
住
過
香
港
調
景
嶺
。

離
鄉
別
井
走
到
香
港
，
輾
轉
台
灣
，
好
一
頁
華

人
流
散
歷
史
，
本
來
一
家
人
百
無
聊
賴
，
磨
點
豆

漿
做
些
油
條
自
食
，
卻
發
展
成
小
生
意
，
再
變
國

際
馳
名
，
擁
萬
千
連
鎖
店
，
維
繫
大
地
人
民
口

惠
。
成
功
道
理
很
簡
單—

—

價
廉
物
美
、
淳
樸
溫

馨
、
愈
鄉
土
愈
國
際
，
至
愛
口
味
最
終
落
戶
在
最

簡
約
最
親
近
的
人
文
層
面
。

豆漿．油條
鄧達智

此山
中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出巡，於沙丘平台
（今河北廣宗）病倒了。

病勢日重，嬴政知道大限已至，當務之急是立
儲。幼子胡亥最得他疼愛，但昏庸無能，長子扶
蘇「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還有大將蒙恬輔
佐，無疑更適合接班。他召來兼管皇帝符璽和發
佈命令的趙高，讓趙代擬詔書給扶蘇，令其趕回
咸陽主持喪事，然後繼位。嬴政死後，趙卻與丞
相李斯合謀偽造詔書，逼在外監軍的扶蘇自殺，
立胡亥為帝。趙隨後獨攬大權，結黨營私，不久
又害死李斯。趙的惡劣行徑，導致秦王朝二世而
亡。
這就是有名的「沙丘之變」。剛毅、正直的扶蘇

被害死，淺陋、昏庸的胡亥竊得大位，陰險、毒
辣的趙高得志猖狂、指鹿為馬——這也是中國歷
史上發生較早的一起「逆淘汰」事件了。
所謂「逆淘汰」，簡言之，即壞的淘汰好的、劣

質的淘汰優秀的、小人淘汰君子、平庸淘汰傑
出。
「逆淘汰」一說，源於經濟學的「劣幣驅逐良

幣」理論，指如果市場上有兩種貨幣——良幣和
劣幣，兩者的流通作用等同，因為劣幣成本低，
人們在使用中往往會選擇劣幣、儲存良幣，久而
久之，良幣就會退出市場。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次走訪數據顯

示，59.4%的公眾感覺社會「逆淘汰」現象普遍，
其中18.8%的人覺得「非常多」。僅4.1%的人認為
「幾乎沒有」。

在筆者身邊，就有活生生的事例。我有個朋
友，供職在一家雜誌社，文筆十分了得，可生性
正直，對單位裡以公謀私現象持批評態度，為此
得罪了人。去年雜誌社搞職稱評定，職稱評定的

條件中雖有對任職年限、文章獲獎和專業論文發
表情況的要求，但其實最後評分的高低，全看人
際關係如何。你平時和大家膩在一起，一同吃
飯、唱歌、打牌，一同出去跑關係拉廣告，你的
得分就高；你文雅、沉靜、埋頭讀書撰文，你的
得分就低。我朋友雖然人品、學識和文章在單位
一流，但太敬業，太注重文字，不愛和他人吃喝
玩笑，更不願有利益上的瓜葛，在單位顯得形單
影隻，又因為曾得罪實權人物，這些人便糾結起
來暗中對付朋友。最後幾輪投票下來，朋友雖然
在副高職稱上工作時間很長、文章多次獲獎、專
業論文也有，但最後竟因得分較低被劃到了中級
職稱類別。朋友想不開，大病一場，今年初從雜
誌社調離了。
我的鄰居老黃，人很正派，工作努力，原來在

環保局任副局長，一次，他帶領3名執法人員到一
家企業現場檢查，發現這家企業存在超標排放污
水、廢氣等問題，他責令該企業先停產，改進環
保措施並補辦相關手續。然而，過了幾天，上級
部門卻作出讓他停職的決定。原來那家企業的老
闆與市裡領導是親戚關係，老黃前腳剛離開企
業，人家就告到市裡去了。「領導一生氣，後果
很嚴重」，老黃還以為自己嚴格執法，工作認真，
上對得起國法，下對得起良心，不想有時領導偏
偏不喜歡這樣的官員。
有人仔細研究了「逆淘汰」，歸納出十種之多，

有財富逆淘汰、經營逆淘汰、人才逆淘汰、職場
逆淘汰、官場逆淘汰、機構逆淘汰等等。
對普通人來說，讓他們感受最深的是職場逆淘

汰。在不少單位，許多職員幾乎人人都是混世高
手，由於自小耳濡目染，加之習慣和文化的影
響，他們對拉幫結派無師自通，抱團取暖不學就

會，由此形成一個個小圈子，圈子內部吃吃喝
喝、吹吹拍拍、你好我好、利益共享，而圈子外
的人，則非我之輩，其心必異，他們總是加以排
斥。別管是資深的單位元老，還是新來乍到之
人，也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多麼具有能力與才
華，只要你認不清單位的圈子佈局，搞不清各派
系的恩怨，不知道投靠某一圈子，加入某一門
派，被人家當成「自己人」，你就總是處於孤立狀
態，總是被人劃入異類，你就像撞入了魔陣，會
覺 腹背受敵，處處被動，怎麼也不對勁。在各
個圈子看來，單位的工作嘛，能應付過去就行
了，只要不出大錯，還不就那樣呀，要緊的是圈
子以及圈子的利益。久而久之，在這樣的單位
裡，就極難有正確的價值標準了，也不會有真正
的是非了，一切均由圈子和各個圈子之間的博弈
來決定。這樣的單位和環境，必盛行「逆淘汰」，
因為真有個性和才華的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見
解和立場，他不可能放棄原則與個性，去加入某
一派別，聽任一些他看不起的人的驅使。而這樣
的人，在單位裡不被各個圈子排斥才怪，他只能
事事不順心，時時碰釘子，逢到年終考評、職務
或職稱晉升時，他多半會被人暗算。我朋友的遭
遇，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事例。
官場逆淘汰，更是害人不淺。在一些地方官場

上，善於溜鬚拍馬、送禮行賄者與受賄官員相互
勾結，有的人花錢買了官，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
是排除異己，排除不了就百般打壓。在不少機關
裡，越是德才兼備、認真工作的人，越是難以升
遷，清官難當，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清官努
力工作，遵紀守法，為民謀利，可有時，遵紀守
法、為民謀利就意味 侵害貪官的利益，就得罪
了貪官，貪官必欲除之而後快。所以，做一個清
官，除了廉潔奉公、為民服務，還要有自我保護
意識及本領。怎樣既與貪官污吏保持距離，又不
至於成為人家的眼中釘；怎樣既維護了自身的清
白，又不被迫捲入與腐敗分子的纏鬥，這其間的
分寸如何掌握，遠近如何拿捏，難度之大，外人

是無法想像的。把握不好尺度，不是被貪官污吏
拉下水，就是被他們踢出局。前者可能被牽連進
窩案、串案當中，後者自然是孤身奮鬥一番後，
黯然下台。
有位網友對逆淘汰深有感觸：當我渾渾噩噩

時，無人正眼看我；當我追求卓越時，卻四面虎
視眈眈，終被困於絕境。我的親友中，凡平庸者
皆平安無事，凡優秀者皆命運多舛，他們或遭牢
獄血光之災，或傷痕纍纍如喪家之犬。「木秀於
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是對逆淘汰的
形象描述。逆淘汰，能徹底毀掉這個民族！
說到底，逆淘汰是一種「東方式的嫉妒」，是我

們民族身軀及社會千年未亡的毒素，是不受制約
的權力的最有害產品之一。逆淘汰，破壞了一些
地方和單位的生態，顛覆了人們的是非善惡觀
念，它出自奸邪齷齪之心地，出自不當之權勢，
逼英才流失，致傑出沉沒，讓小人得勢，讓庸者
得利，讓隨波逐流、唯利是圖佔據上風，讓實用
主義、犬儒風氣大行其道。長此以往，人們的失
望、憤懣情緒就會蔓延，權力的正當性與威信都
會嚴重受損。
害人無數的「逆淘汰」，何時才能停歇？

「逆淘汰」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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